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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共产党》一书真实深刻地揭露了中共邪恶本质，截至2012年6月8日，已有超过1亿1千万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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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电子信箱给freeget.ip@gmail.com发电子邮件，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地址。突破网络封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了解更多真相！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六月二日，加拿大密西沙加市举办了第四十届“面包蜂蜜节”盛大游行。精彩纷呈的游行队伍，吸引了上万市民驻足观看。其中，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腰鼓队备受瞩目。


“面包蜂蜜节”是加拿大安省公布的一百个重大节日之一，是在密西沙加具有一百五十多年历史小镇一年一度的狂欢活动，自一九七三年以来，于每年六月份的第一个周末举行。历时三天的活动有游行表演、儿童游乐场、音乐会、民俗活动及风味小吃，每年都会有上万人参加。街道两侧也早早挤满了翘首以待的男女老少，不少市民搬出椅子“占位”观看。


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腰鼓队应邀参加了大游行。他们整齐稳健的步伐，浑厚雄壮的音乐，一路赢得了东西方观众的赞誉。 


从广东移民加拿大已有五年的刘女士称赞天国乐团“很整齐”。移民八年的王女士更喜欢腰鼓队的喜庆气氛。 


从大连移民加拿大六年的李女士带着四岁的孩子观看游行。她表示，很喜欢这个游行，正赶上周末孩子放假就带他来玩，她觉得每个节目都很好，“各具特色，强调多元文化，好多族裔都参加，挺好的。” 


李女士对法轮功队伍赞赏有加，她说：“我发现法轮功实力比较强，他们的着装很统一，天国乐团挺专业的，这些人我觉得都挺好。” 


当地居民麦肯兹（linda Mckenzie）每年都观看游行，当天国乐团的队伍经过时，她和两个邻居小女孩尼蕾（Neilly）和妮可（Nicolle）随着鼓点高兴地鼓着掌。麦肯兹称赞乐团非常漂亮，小女孩尼蕾说：“我喜欢那种颜色，太漂亮了。我也非常喜欢那些乐曲。”◇








几年前，我家养了一辆小客车，来回接送乘客和上下学的孩子。丈夫开车，我随着他在车上卖了一年的票。坐我家小客车的学生一个月交二十五元路费钱，其中有几个学生家里很穷，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我不能要他们的那几个钱，这一年我都没要他们的钱。后来他们的父母想报答我，要给我东西，我说：“我是大法弟子，不能要。”就婉言谢绝了。 


有一次，车上坐了一个老头，要到城里买东西，刚下车一转眼儿就回来了，说兜里的二百元钱丢了，他就上车找，怎么找也没找着，老头很着急，那时老百姓一个月才挣三百元钱，二百元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了，我也到处帮他找，一边找一边琢磨，这钱能掉哪呢，突然我看到车门后面角落里有个钱包，捡起一看，里面有二百来元，正是老人丢的，我把钱包给了老人家，老人高兴得直说：“谢谢啊，谢谢啊！”我笑着说：“我是修法轮大法的，你知道大法好就行了，不用谢我。” 


一天，车正行驶在郊外，我在车里看到外面马路边上坐着一个人，四十来岁的样子，穿得破破烂烂的，背个大包，我的车已跑了两个来回了，他就一直坐在那不走，我就下车问他：“你怎么坐在这不走？”那人说：“我没有钱坐车。”我又问原因，他说：“我给人打工，干完活，老板没给一分钱。”我说：“你上车吧，我捎你一段。”过了一会儿他要下车了，我问他：“从这到你家得多少钱？”他说：“二十元。”我就给了他二十元钱。 


我的这个举动被车里一个老师看在眼里，他很感动，说：“你怎么这么善良。”随手也给了那个打工的男的十元钱。后来，我给那个老师讲法轮大法好，讲“三退”（退党、退团、退队）保平安，他说：“我非常相信你，你是个善良的人。”他们一家三口很痛快地都三退了。 


还有一回，我家小客车在拐弯处把一小孩给碰了，道上的人都说给轧着了，我和丈夫赶忙把小孩送到医院检查，小孩什么事都没有，就是大腿青了一点，我知道这是师父在保护呢，让一场灾难化险为夷。 


后来我家要把小客车卖了，一个校长听说了，对我丈夫说：“你那媳妇真象个菩萨一样，总帮老百姓捎东西，还不要钱，你们不干了，真可惜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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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羊娃（小名），西北汉子，黝黑的脸膛，壮实的身材，一脸的质朴。二零零六年在省城监狱，因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他。知道我是修炼法轮功的，他显得很高兴，于是羊娃给我讲述了一段他终生难忘的经历： 


我家住在西北偏远山区的贫困农村。家中很贫，全家人就指望着几亩靠天吃饭的山地过活。我们这，山高皇帝远，（中共）村支书就是这儿没人敢碰的“土皇帝”、“土霸王”。那是九九年初夏，父亲因为驱赶糟蹋我家地里庄稼的几只村支书家的山羊，得罪了村支书。支书竟然拿着凶器闯到我家里，追打我的父亲。在保护父亲时，我失手打死了支书。我知道自己闯了祸，安慰了父母，我就投案自首了。可村支书家有钱有势，上下疏通关系，非要我命不可。我家穷，哪有钱请律师打官司，年迈可怜的父母只有无助地眼泪。 


关进看守所，我只当自己已经死了。也许命不该绝，二零零零年初的一天，我在的监号突然关进来一名法轮功（学员），是我们县某局的李局长。我们认识后，从他那我才知道了许多有关法轮功的事情。李局长非常善良，知道我的案情后，很同情我。他愿意掏钱帮我请律师打这场官司。那可是五、六千块钱，对我那样的家庭来说，就是个天文数字。有了李局长的帮助，我才有了生的希望。否则，我只有等死的份。 


律师请来了，虽然尽了力，可村支书家势力大，我还是被判了死缓。律师说法院判的不公，我属防卫过当，罪根本不至此。我倒挺知足，这条命总是捡回来了。判决下来那天，看守所的警察都冲我喊：“你小子命大，要不是法轮功，你的小命还能留得住？！”谁都知道我的命是怎么保下来的。我们一家人也从心里感激法轮功，感激李局长。多亏了你们法轮功，要不，我还哪有机会活到现在认识你呀？ 


那阵子，号子的人都爱和李局长相处，听他讲法轮功的事，讲做人的道理。大家也都明白了法轮功究竟是怎么回事，电视上天天演的都是骗人的鬼话。如果世上的人都能象法轮功一样，照真善忍做人，那多好！哪还有我今天这样的遭遇，哪还有法轮功这样做好人还要坐牢的？这世道真让人想不通。 


很可惜，我和李局长相处的日子太短。半年后我离开了看守所，去了监狱。 


说来我和法轮功真是有缘。没想到，到了监狱又和几位被冤判的法轮功（学员）。在一个监区。但监狱对法轮功（学员）监管的可严了，根本就不让我们接触。警察专门想着法子折磨他们，专门挑一些监区里最坏的犯人包夹法轮功（学员）。一天二十四小时的监视，不让法轮功（学员）与任何人说话、接触。更可恶的是，那些包夹犯人可以随便辱骂、殴打法轮功（学员）。一看就知道警察在背后给他们撑腰。其他犯人看不惯，但也没办法，为了减刑，谁也不敢说什么。看着这些坏家伙随意欺负法轮功（学员），我心里一直憋着一股气。 


一次，在车间里，三个“包夹”把六十多岁的法轮功学员老刘挤在墙角，拳打脚踢。正好让我看见，我跑过去朝这几个坏家伙就是几巴掌，愤怒地责问他们：“法轮功和你们有什么仇？你们这些吃软怕硬的家伙，就会欺负好人。”他们愣愣地瞅着我，谁也没敢吱声。 


当时，我真还没怎么用劲，一个家伙的鼻子就流血了。三个都是“大烟鬼”（吸毒者），不禁碰！还没等我把老刘扶起来，这几个坏家伙就跑了。我知道他们告状去了。果然，没等下午收工，管教狱警就把我叫到了“谈话室”（专门刑讯犯人的地方），气势汹汹地拍着桌子冲我喊道：“我看你小子是活够了，袒护法轮功，跟政府对着干？我可提醒你，你还在死缓期呢！别找不自在。以后给我小心点！先扣你半年的生活零花钱（监狱每月支给每个服刑人员唯一的工钱，仅五元）作医疗费……”吓唬我的话说了一大堆，反正我也没害怕，也没听进去。后来那些医疗费还是老刘帮我支付的。 


我的这条命是法轮功救的。我就知道法轮功（学员）是好人，祸害法轮功的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过，从那以后还挺管用，那几个坏家伙再没敢明目张胆地欺负法轮功（学员）。监区其他犯人都佩服我，说我胆正，死缓期还敢打“（中共）政府的”人。说也奇，后来，狱警也再没找过我的事。◇














2012年3月31日下午，河北省高碑店市北城办事处南辛庄村法轮功学员齐茂艳家突然窜进十几个警察和便衣，在大庭广众之下没有任何手续就乱翻一气，在没有翻出任何东西的情况下，竟然撕下人家过年时贴的福字和大门上的对联，并妄加罪名，说这是证据。当时齐茂艳正处在病态之中，被逼得大哭，招来好多乡亲围观，引起极大民愤。 


据悉，杨漫散村也有几名已经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人员遭到十几名警察的骚扰，家中被乱翻一气，并把人带到高碑店公安局，当天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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